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紅樓真夢
第六十三回第六十三回  奉親舍手規夢蝶莊　題真境敕賜蟠龍榜奉親舍手規夢蝶莊　題真境敕賜蟠龍榜

　　話說王夫人吩咐丫環們，將內書房收拾出來給寶玉住，忙著安置牀帳，又要寶釵搬過去替他做伴，寶釵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　　

「我也有了小孫子了，那是什麼樣兒？只叫鶯兒在那裡服侍罷。「此時賈政在躺椅上歪著，探春上前問道：「老爺此刻可還有什麼

不舒服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全好了，比沒病的時候還好呢。「寶玉又陪著談了一會，見賈政已愈，便又從懷中取出一顆丹藥，親自

調化成水，服侍賈政吃了。王夫人問是何名，寶玉道：

　　「這丹名叫『丹華』，服下七日，便成了仙體，從此不會有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好容易回來了，可別就走！」寶玉笑

道：「老爺大好了，寶玉才走呢。」又陪王夫人談些大荒山、太虛境以及天宮、地府各處情形，王夫人都是聞所未聞。隨後說到太

虛幻境照樣的蓋了一所別墅，要接老爺太太去住住，賈政王夫人皆甚樂意。大家服侍賈政睡下。王夫人道：「寶玉也累了大半天，

早些歇著去罷。」寶玉答應了，又道：「這往那裡去呢？」探春拉著寶釵道：「我們給二哥哥帶路。」便引寶玉同至內書房。

　　那晚上，他們三人談了許多肺腑的話。探春自小在弟兄姐妹中本和寶玉最好，寶玉把前前後後的籌劃都告訴與他，又重托他照

顧家裡。探春道：「二哥哥這話可多說了，這還用你囑咐麼？」談至三鼓，寶釵探春才各自回房就寢。

　　玉釧兒夜裡起來走動，見寶玉屋裡燈光尚亮，寶玉和鶯兒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，大概寶釵那幾件特別的好處，一定都說給

寶玉了。天亮時，鶯兒醒來，寶玉還替他蓋上紗被，說道：「這天氣早晚很涼，為什麼把被都打了？涼著了可怎麼好？」及至又睡

一覺起來，卻不見寶玉，還以為他一早出去看花，忙至丁香林、海棠徑、葦蕩、荷亭各處尋找，那裡有寶玉的影子？回至書房，見

書架上有幾個錦匣，其中一匣較大，封得甚為嚴密，上有鵝黃簽子，寫的是「進上仙丹」四字。又有兩個小錦匣，沒有封固，打開

看，各放著仙丹兩粒，上有紅簽，寫明給蘭姪伉儷、蕙兒夫婦。還有照樣兩匣，是送給賈珍和探春的。另有一大匣，寫明交給寶

釵，內貯「尋夢香」約有百支。

　　鶯兒是認得的，忙捧去給寶釵看，說道：「二爺走了，這些東西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放下的。」

　　此進李紈、探春、惜春也剛起來，聽見了，忙都來這屋，問寶玉怎麼走的。鶯兒道：「早上我醒了，二爺還在屋裡呢，等我起

來，就沒見二爺，差不多整個園子都打到了。」探春又打發人去問門上小廝們，他們也不知道，連大門還沒有開。大家梳洗完了，

同至上房，向賈政王夫人請早安，就便回明此事。

　　賈政正在屋內看書，聽見了不勝悵惘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昨兒晚上再三叮囑他不要就走，他許我等老爺大好了才走呢，怎麼一清

早就走了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不是大好了麼？他這話多半是雙關的罷。」探春道：「他還留下進上的仙丹呢。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

萬一皇上吃下去不大合適，鬧出前朝紅丸的案子來，誰擔得起這沉重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那丹藥，倒是萬無一失的。等蘭小子回

來，遇便替他代奏。如今上頭還沒生皇太子，若吃下仙丹早生皇嗣，不是一件普天同慶的事麼？」

　　一時賈赦從儀鸞司公所下來，來看賈政。見賈政完全好了，大為驚異。賈政和他說起，寶玉此番回來專為救自己的，還淚流不

止。賈赦想出許多話安慰賈政，又道：「可惜昨天上頭有差使，沒得來和他見面。」賈政留賈赦吃了午飯。飯後，一班門客，詹

光、程日興等都從城內趕來，賈政和賈赦同至外客廳陪他們閒談。大家見賈政步履輕健、精神充足，不似病後形態，都道：「這若

不是神仙的力量，任什麼郎中也做不到。」詹光道：「寶二爺超凡入道，還如此盡孝，真是難得！就算神仙傳上也找不出第二個

呢。」賈赦道：「神仙分明是有的，那宋儒拘墟之見，凡眼前不大看見的，都硬說是虛妄。一幫年輕的人，並沒有宋儒的學問，也

跟著胡言亂道，要推倒鬼神，更沒有道理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從前家裡他們說什麼太虛幻境，我總不信。昨兒眼見寶玉回來，把我從

死中救轉，這還能夠不信麼？」

　　正說著，小廝進來回道：「孫家二姑爺來了，求見二位老爺。」賈政忙搖頭道：「快擋駕罷。就說我在病中，不能見客，大老

爺也沒有來。」原來孫紹祖那回犯罪，托賴賈蘭的面子從輕發落，仍舊與賈府絕少往來。此時舊債雖清，賈政還怕他借端訛詐，所

以連忙推去不見。等一會，那小廝又進來回道：「孫姑爺在大門上跪著，說他前月背過去，閻王判他受種種刑法，又叫判官把他的

心挖出來，提另換了一下，才放他還陽。如今想起從前的事，真不是人乾的，只求見見二位老爺磕個頭，當面領罰，並沒有別的

事。在門上磕了頭，又給奴才磕頭，央求替他再回一聲，老爺見他不見呢？」賈赦賈政聽了，又是一件希罕事，便吩咐請他進來。

　　只見孫紹祖穿一件石青半舊長褂，戴著一頂沒品級的官帽，走路也變得文靜了。一進客廳，搶幾步上前，向賈赦賈政磕響頭，

把頭碰在地磚上咚咚的響，額蓋上都碰腫了。口中說道：

　　「孫紹祖該死，求二位老爺重重的處罰！」賈赦賈政忙即扶起道：請姑爺坐下說話。孫紹祖再三不敢，說道：「紹祖是個罪

人，那配再仰敘親誼？這回見了二位老爺，便入山誦經拜佛，懺悔自己的罪孽，追薦姑奶奶的冥福。」賈政道：「少年人誰能保得

無過？你既知改悔，立志向善，以後還未可限量，不必過於自棄。」孫紹祖道：「姑奶奶那麼一個好人，生生的被紹祖蹂躪死了。

紹祖恨不能此時將身寸斬，抵還他的苦處，還想什麼前程？」見賈赦等無話，便請安告退。賈赦送了他，又坐了一會，便坐車回

城。

　　賈政回至上房，向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等說起孫紹祖換心事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小的時候看閒書，看到陸判官替人破肚子換心，

以為是文人造出來的謠言，敢則真有這種事！」寶釵道：「二姐姐窩囊了一輩子，我在太慮幻境見著他，還憋著委屈、背地裡擦眼

抹淚的，姑爺就是變好了，也到不了一塊兒，那抵得他的苦處？」說著，剛好探春上來聽見了，笑道：「孫紹祖也有這麼一天？我

聽了先痛快痛快！二姐姐那窩囊人，耳朵裡那聽過這種事？還許嚇壞了呢。」那天太陽下去了，探春等還陪著賈政在園子裡各處走

走，賈政走了半天，也不覺累，比平常更見精神。

　　又過了兩天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和探春、惜春諸人見賈政痊癒，有的懸心家事，有的惦記孩子，有的因住在這裡念佛不便，紛

紛都要回去。王夫人見他們累了這些天，也不便再留，看著一隊車馬趕路回城而去。

　　自從李紈、寶釵住在西山，一切家事都交給梅氏和蘭香管理。他們妯娌二人，也照著上輩的規矩，每日會齊了，到議事廳上辦

事。梅氏出自書香舊家，遇事但持大體。蘭香卻事事精核，凡是日行之事，必得將祖宗手上的老規矩和李紈寶釵近年辦過的樣子，

仔細查對了，方才酌定辦法。那些家人媳婦們，起先打量二位少奶奶年輕，容易蒙混，經過幾件事，才覺得梅氏穩慎處不亞李紈，

蘭香精細處卻更勝於寶釵。大家私下裡議論了一番，說道：「都沒有一個好惹的，咱們寧可慎重點，別把幾輩子老臉丟了。」所以

李紈寶釵去了多日，家中各事還是井井有條，什麼事也沒有積擱，到他們回來，可就省心多了。

　　寶釵算計日子，賈蕙祭岳事竣，數日內便可回京，未免日日懸盼。

　　不料另有廷寄，賞給賈蕙左都御史銜，欽差前往湖北查辦事件。倒是賈蘭先回京覆命，皇上即日召見，先問閱兵情形，賈蘭奏

道：「論操練的情形，山東勝於河南，畿輔又勝於山東，可是自將佐以至士卒，咸知愛戴朝廷、拱衛國家，三省都是一樣的，這是

最大的成效。」皇上又問到將材，賈蘭就所知的保舉了幾個。公事奏畢，又問到賈政近日身體如何，賈蘭道：「臣祖上月中旬患咳

喘老病甚危，幸虧臣叔寶玉回來，用仙丹即時救愈，如今倒比先強健。」皇上降旨道：「這賈寶玉，朕從前就要召見登用，據說他

出家去了。既是回來，你就傳旨給他，明天遞牌子候見罷。」賈蘭奏道：「臣叔寶玉只在家住了一晚，次日早起便又離家去了。」

皇上歎道：「這樣人才不肯出來輔佐朝廷，真是可惜。難道朕側席求賢之意，還沒能盡其至誠麼？」賈蘭奏道：「臣叔寶玉已在大

荒山得道成仙，他深感皇上賜封之恩，留下金丹十粒，命臣弟蕙代進。說服了此丹，可保聖壽萬齡，皇嗣蕃衍。臣弟奉差未返，因

此遲未上呈。」皇上聞知大喜，命將仙丹即日呈進。後來聖躬服了那丹，果然格外康強。賈蕙到京覆命之日，皇上問及寶玉居止蹤



跡，賈蕙將玉帝賜居太虛幻境，元妃也在那裡，都備細奏陳。皇上聽了，更為感念。不到一年，又誕生皇子，因此特下一道旨意，

贈給寶玉太子太師，加封文妙嘉應公。此是後話。

　　卻說寶玉那天在西山別墅，用仙丹治好了賈政，次日趁鶯兒未醒，在園中逛了一遍，便駕雲直回太虛幻境。走至赤霞宮內院，

侍女們回道：「老太太還沒起呢。」此時賈母剛醒，尚歪在炕上。知是寶玉回來，忙喚他進屋，問道：「你老爺好了沒有？」寶玉

道：「我到家裡，見老爺昏迷不醒，就嚇慌了。幸而心氣還好，先把娘娘給的『奪命丹』灌下去，當時就醒過來，要起來坐著。晚

上又把『丹華丹』吃了，更顯著精神，據他們說，比沒病的時候還強呢，老太太放心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老爺那麼看不得你，到末

了倒是你救了他，這往後該知道疼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爺太太都要來給老太太拜壽呢。」賈母聽了更喜，又問道：「三丫頭、四

丫頭都見著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回倒巧，家裡人都在那裡，璉二哥也見著了。就是蘭兒蕙兒都出差去，一時還回不來呢。」說

著，剛好鳳姐進來，聽見「璉二哥」三字，忙問道：「你又說璉二哥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這回家去，璉二哥和平嫂子都見著了。

」鳳姐道：「他們問起我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家都忙著老爺的病，那顧得說別的？」賈母道：「寶玉大遠的回來，讓他到房裡

歇歇去罷。」寶玉答應著，便即回身入園。

　　正值曉日初升，荷風送爽，一路看著園景，不覺已到了留春院。只有花陰繞檻，悄無人聲，心想，黛玉還沒起呢。及至進房一

看，卻已在窗下梳頭，寶玉躡手躡腳的走到黛玉身後，從鏡子裡露出臉來向黛玉一笑。黛玉也在鏡子裡瞅他一眼，道：

　　「老爺好了麼？」寶玉點點頭，黛玉又道：「昨兒晚上寶丫頭陪你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有個人陪我，你猜不著。」黛玉笑

道：「怎麼猜不著？一定是他叫鶯兒陪你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偏不是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敢說不是？那寶丫頭的小心眼，還瞞得了我

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怎見得不是秋紋碧痕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不會都跟到西山去的。」當下晴雯紫鵑服侍黛玉梳洗，寶玉斜坐在鏡台

邊瞧著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。

　　黛玉忽然想起前天的事，問道：「你前兒往警幻那裡去了那麼大半天，到底為的是什麼事？我見你神不守舍的樣子，也不高興

問你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和警幻商量，要奏請玉帝把『太虛幻境』改名『太虛真境』，就在他那裡做了一篇奏疏，怎麼不要半天工

夫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要改這名字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「寶玉道：「這『幻』字是佛家的名詞，我們道家只講的一個『真』字。有的說

『葆真』，有的說『養真』，有的說『歸真『，自始至終都不外此，所以修道的，男的叫做『真人』，女的叫做『真妃』。這裡都

是仙界中人，與佛界無涉，自以改名為妥。」黛玉道：「非真非幻即幻即真」，這一字何必深辨？倒是各司的名兒，說著怪難聽

的，實際上又不是那麼回事，為什麼不改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天我們也商量到這裡，把各司名都另擬了，一起奏上去。若是准

了，那些對聯也得另做，只可請你們幫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盡忙這些不相干的事，老太太的生日眼看就要到了，你不忙活著辦還

等誰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　　「前兒和鳳姐姐商議，他說老太太最喜歡熱鬧的，若把兒子、媳婦、孫子、孫子媳婦、重孫子、重孫子媳婦，還有女兒、女

婿、孫女兒、孫女婿，搭上滴裡搭拉的孫子、孫女兒、外孫子、外孫女兒，一對一對都湊齊了，一嘟嚕一串兒的都來上壽，他老人

家必定高興的。我想他這話很有理，打算把家裡和外頭的都請了來，做個團圓大會。昨兒把尋夢香帶了去，都交給寶姐姐了。」黛

玉道：「誰來誰不來，也得有個大譜，好給他們預備住的地方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爺、太太、大嫂子、三妹妹、四妹妹都提另蓋了房

子，剩下的只可臨時勻對，到那幾天再說罷。」

　　一時黛玉妝罷，便自往賈母處。寶玉叫晴雯拿出門的衣服換了，忙即赴元妃宮中請見。先謝了賜丹，隨將賈政病危服丹獲愈各

情形詳細奏明，元妃自甚欣慰。寶玉又說起留丹進上，深慮上頭也似賈政遲疑不服。元妃道：「皇上平時諸事很有決斷的，這層倒

無須過慮。」寶玉回來，又往園子裡看視工程。那夢蝶山莊已建築過半，其餘各處也有砌牆的、也有繕頂的、也有剛在紮定地基

的，從這天起，又催著工匠們晝夜趕做，自己和湘蓮、成璧、秦锺諸人，不時到工監視。

　　到底神工鬼斧，迅速殊常，不多時便一律竣工。那一帶杏林中，臨著溪水，有三四十間房屋，取名春雨山村，是預備李紈住

的；山坡底下一處坐落，那亭台廊榭，都是順著山勢高高下下蓋的，前後遍種紅梨花，乃是預備探春住的鏡春閣。由鏡春閣往東，

經過舊月▉，那裡梅花最多，在梅花林中，添蓋了一所小巧庵院，是預備惜春住的妙香居。工程齊了，又趕著佈置家具鋪墊及一切

陳設。黛玉鳳姐及眾姐妹也同去看了一回，莫不贊美，寶玉方才放心。

　　那警幻請改「太虛真境」的奏疏，已由玉帝批准發下，另頒給「太虛真境」四字御書橫額。警幻送來給寶玉看了，便忙著修飾

牌坊、鉤勒御書，並將各司匾聯同時更換。真是情天福海，氣象一新。

　　在賈母壽辰前十天，林如海夫婦便從天都來了，仍在絳珠宮住下。原來賈夫人惦念黛玉，借著祝壽為名，攛掇林如海在天曹請

了一個月的假。黛玉先得了信，連忙收拾房屋，隨即預備迎候，也趕碌了好幾日。剛剛安置妥了，又要同寶玉往西山，去迎接賈政

王夫人。

　　那天，賈政王夫人坐了轎，從西山別墅出來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只見原野迷漫、風煙迢遞，漸近太虛真境。看那溪光搖碧、

山色渲青，比京師西郊風景更勝。正在轎中賞玩，忽見一行垂柳、兩扇柴門，上有「夢蝶山莊」橫匾，轎子抬了進去。

　　順著那石子甬路，繞過了丁香林、海棠徑，宛然就是西山別墅的景致。心中疑惑道：怎麼抬了半天，倒抬回家了？又走過桃蹊

竹橋，直至薔薇花障的月亮門，越瞧越像。

　　一時抬至大客廳前，便止了轎。賈政王夫人下轎進去，從外書房以至上房，連家具陳設都和家裡一樣。玉釧兒、繡鸞、繡鳳先

已來了，從耳房裡迎了出來，緊跟著又是周姨娘和寶玉黛玉迎出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不是往太虛真境去麼？怎麼還在家裡？」寶玉

道：「這裡就是太虛真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不信，太虛真境怎會和家裡一樣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是寶二爺怕老爺太太想家，仿著

西山別墅一模一樣佈置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這倒難為他，只是太費了。其實那西山別墅，也不是我出的圖樣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看那

圖樣就很好，又要疏密得宜，又要有些野趣，一時也想不出別的樣子。」賈政問老太太在那裡住著，寶玉道：「老太太住在正院

裡。從這裡小門通過去，是會真園，出了園子才是正院，有好一段路哪。老爺歇一會，上老太太那裡，還是坐轎子去罷。」賈政

道：「我想到這裡可以朝夕侍奉老太太，住得這麼遠，來去就不方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上房院還有房子，老爺願意住在那邊，也是

現成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比西山到咱們府裡就近得多了，出了城那一段青石大路，咕噔咕噔的，且不到呢。」寶玉又道：「老爺

在這裡若嫌悶的慌，明天把詹子亮打了來，好陪著下下棋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聽說他有兩口癮，可是瞞著人；若來這裡，恐怕不大方

便。

　　「寶玉道：「那倒沒關係，到了這裡，自然就不想抽了。」又回道：「寶玉這兩天要到豐都接爺爺去，為等著老爺來，還沒有

走。這打算明天就去，老爺可有話帶去麼？」賈政道：「你爺爺若到這裡來，眼前就要見面，別的話不用說了。萬一不肯來，我還

要到那裡去一趟哪。」一時擺上飯，寶黛二人服侍賈政王夫人吃了，又預備轎子，送賈政王夫人至賈母處。

　　賈母見了大喜道：「我算著你們該來了。前個月老爺那場病，把我差點急壞，這一來可真要樂一樂了。」賈政夫婦正陪著賈母

說話，侍女們回道：「姑老爺、姑太太來了。」原來林如海聽說賈政到了，和賈夫人趕來相見。他們郎舅本就說得來，久別重逢，

不免有許多款敘，賈夫人也拉著王夫人絮談不斷。

　　先謝了照應黛玉，王夫人微有愧色，含笑道：「如今是我們家的人了，親家太太還客氣什麼？」那天在賈母處談得甚久，賈母

留大家都在上房擺飯。吃完了，王夫人陪賈母稍談家務；賈夫人往黛玉房中歇息；如海卻同賈政坐轎子至夢蝶山莊，談些別後情

事，又下了兩盤大棋，一直流連至晚方回絳珠宮去。

　　寶黛二人卻忙著同鳳姐尤二姐等料理慶壽的事。晚上消停了，同到賈母處請晚安，正趕上寶釵帶著鶯兒、秋紋、碧痕來了。在

上屋遇著，說了一回話，方同回留春院。黛玉問道：「他們來的是那幾個？那天才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四丫頭和雲兒明兒晚上准



來，大嫂子要等著蘭兒夫婦呢，就是蕙兒和他媳婦也得等請下假來，說不定那天。」寶玉道：「三妹妹來得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

昨兒見三妹妹，他還說一准來。他們有地面上的事，就來也要扣准了日子，這兩天不會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的意思，都要配

成一對一對的。璉二哥和平兒，你給了香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意思我和平兒提過，連巧姐和他姑爺都給了，還給了蟠大哥和二姐

夫。」黛玉道：「二姐夫那種人，你還去招惹他，不是沒事找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二姐夫被閻王捉了去，提另換個

心，如今變了一個人了。

　　那天去見老爺，把頭都磕腫了。我倒覺得他可憐，叫我哥哥去給他的。若是從前的孫紹祖，我怎麼敢呢？」寶玉「撲嗤」一笑

道：「你們可知道他是怎麼變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麼說，一定又是你弄的鬼了。為什麼不告訴二姐姐？叫他痛快痛快。

　　「寶玉道：「我那天不說過了麼，總有一天替他出這口悶氣，只沒得明說。你別看二姐姐那麼怨命，若和他明說要挖心破肚，

只怕他還捨不得呢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閒話少說。到底老太太生日那天，在那裡坐席？」寶玉道：「今天就為這個和柳二哥、秦鯨卿商議了半天，如今決

定在正殿上設壽席；護春堂、結霞山館兩處款待那些仙女；咱們家宴，人也不少，只可把函萬閣四面簾扇都卸下來，在那裡唱戲擺

席。」寶釵道：「大老爺、大太太還要來呢，你可想著安頓住房。別等臨時騰挪不出，惹出閒話來，大太太可不是好對付的。」寶

玉道：「這正院東邊，還有一大所五六十間房子，那還不夠住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那也得先去看看短什麼不短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天

一早就走了，你和鳳姐姐去看看罷。「寶釵詫異道：「你又要到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往豐都接爺爺去。老太太說，老爺要來

了，一定要去見爺爺，不如把爺爺請了來，大家在這裡見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一來連老太太也配成雙壽，可真是十全了。」

　　那晚寶玉因來日啟行，早些收拾睡下。一宿無話。次日天剛亮，寶玉忙即起來。見了賈母和賈政、王夫人，各有一番囑咐，即

帶著秦鍾、潘又安，同往豐都。

　　誰知寶玉剛走，賈珠已到，他也因賈母花甲再周大慶，趕來祝壽的。聽說賈政、王夫人都在這裡，忙至夢蝶山莊來請安。

　　王夫人見了他，又是驚訝，又是傷感，摟著賈珠哭了一陣。賈政雖也悲傷，卻還撐得住，細問別後情事，知賈珠和寶玉同在司

文院，轉為欣慰。賈珠問知賈政此番病危獲愈，不禁潸然淚下道：「珠兒就不如寶兄弟，還能夠回去服侍一場。」黛玉鳳姐忙打發

人，在春雨山村安置牀帳，請賈珠住下。

　　這幾天，赤霞宮中連日都有人來到。先是惜春湘雲同來，惜春住在妙香居，卻每日多在妙玉處深談，湘雲仍隨林成璧住在外

院，有時至妙香居，和惜春談至夜深，即在那裡下榻。緊接著，又是賈璉平兒帶著茝哥兒兄妹、巧姐兒夫婦都來了，虧得鳳姐住的

那院還有十幾間閒房，對付著也還夠住。賈璉見了鳳姐、尤二姐，都是經過死生離別，各有一番悲傷撫慰。先還怯著鳳姐，不敢多

和尤二姐說話，倒是鳳姐格外體貼，有時催他到二姐兒房裡去，有時躲個空兒，讓他們親熱私談。這也是賈璉想不到的。平兒幾次

想來瞧鳳姐，這回才得如願。他本是鳳姐心腹，自有許多梯己話要說。鳳姐見了巧姐兒，更是心肝肉兒的哭成一片。哭完了，又問

長問短，還替姐兒委屈，那鄉下人的日子，虧你怎麼過的。及見姑爺美秀文雅，卻甚為稱意。

　　說他和秦鍾當日有些相仿，正合上「丈母娘疼女婿」那句俗語了。

　　寶玉趕到豐都榮國府，見了祖爺爺、祖奶奶，問答了許多話。得空方向賈代善說到來迎之意。又千爺爺、萬爺爺的央及，才把

代善說動，答應和他同來。究竟國公爺的排場，動個身是不容易的。及至他祖孫二人來至赤霞宮，其時賈赦、邢夫人、李紈、賈蘭

夫婦、賈蕙夫婦已都到了。賈赦還帶了賈琮夫婦，賈蘭帶了賈權夫婦和樞哥兒、梅姐兒，賈蕙也帶了楨哥兒，又有奶子、丫環們跟

著照料。會真園中，只見來來去去挨挨擠擠的都是人。

　　那天賈代善到了，即同寶玉至賈母上房，賈母笑道：「到底玉兒能乾，把你爺爺也鼓搗來了。」代善道：「我本不想來的，擱

不住他爺爺長、爺爺短的軟磨，還和我撒嬌，說爺爺上回答應我的，怎麼又不算了？這麼大了，還像一個孩子！」賈母道：「他也

做了爺爺了，那珠兒眼看就要做祖爺爺了，咱們不成老妖精了麼？」一時賈政、王夫人聽見賈代善來了，忙來叩見；賈赦、邢夫人

帶著賈琮、趙氏，緊跟著也來了。隨後，又是賈璉、鳳姐、尤二姐、平兒帶著茝哥兒、順姐兒，又是賈珠李紈帶著賈蘭、梅氏及賈

權、楊氏、樞哥兒、梅姐兒，又是寶釵黛玉帶著賈蕙、蘭香及楨哥兒，都是一串一串的。一起拜完了，又是一起。這些人都拜了，

方是迎春、惜春、湘雲、香菱、尤三姐諸姊妹和巧姐夫婦，差不多擠滿了這幾間屋子。眼花瞭亂，分不清誰是誰。賈母看著甚覺有

趣，笑向賈代善道：

　　「我頭幾年在家裡，近幾年在這裡，從沒有這麼熱鬧過！到底你國公爺的福氣比我大，一來就趕上了。」代善笑道：「我在那

邊府裡服侍老人家，自己還像個小孩子似的。想不到一到這裡，登時就變老了，連曾孫、元孫也都見了。」當時又命賈赦賈政坐

下，問些朝局、家務。

　　正在說話，侍女們進來回寶玉道：「外頭有兩位客，一位姓薛，一位姓孫。」賈代善問是誰，寶玉回道：「這薛文起是孫子的

表兄，又是內兄；那姓孫的便是二姐夫。」賈政道：「他們怎麼也到這裡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想必也是來拜壽的。」賈政吩咐道：

「寶玉，你出去招呼他們，若要見我和大老爺，只說陪著爺爺說話，過天再見罷了。」寶玉答應「是」，即至前院，讓薛孫二人在

西配殿坐下。薛蟠和寶玉本是至好弟兄，歡然握敘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得罰你！你既家去，為什麼不和我見見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時

候我們老爺正病著，那顧得呢？」又問新大嫂子怎麼沒來，薛蟠道：「他倒是要來的，帶著那麼大的肚子，不是累贅麼？我說算了

罷，別到這裡來現眼啦。」那孫紹祖卻非常拘謹。大家說了一回話，只是各人說各人的，總說不到一塊兒。

　　隨後柳湘蓮知薛蟠來到，連忙趕來相見。薛蟠一見湘蓮，即搶步上前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我的二太爺，這可見著你了。「湘蓮

忙將他拉起，彼此談笑正歡。寶玉便抽空進去趕著告訴黛玉，叫他通知香菱，好替薛蟠安頓。一面吩咐侍女們收拾前院耳房，留孫

紹祖住下。又尋賈珠閒談一回，同至園中款客、設宴，各處都看了一遍，有些佈置不合適的，又督著侍女們重新挪過。剛走到護春

堂，迎面遇著秦鍾，寶玉問道：「秦兄弟，薛大傻子來了，在前院呢，你們見著了沒有？」秦鍾詫異道：

　　「他怎麼來的？我不但不知道，真是想不到的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去問他罷。」秦鍾剛要走，寶玉又叫住他，說道：「雨花庵

的話，你千萬別跟他說，他那人沉不住氣的。」秦鍾笑道：「這個我還不知道麼？」說著，便匆匆去了。這裡寶玉一直忙到天黑，

方同賈珠往賈母上房去。

　　那天晚上因賈代善初到，在正殿上開了幾席家宴，雖不免大家拘束，究竟五世同堂，闔家歡聚，也是很難得的盛事。席間行那

擊鼓催花的令，哄著賈代善、賈母喝了幾杯。賈政不大喝酒，只可勉強說個笑話，招得那幫丫頭們呼姐姐、喚妹妹，都到屏風後頭

來聽老爺說笑話。聽到中間，大家要笑又不敢笑，只拿手巾捂住嘴。席散後，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和小弟兄們見賈代善、賈母高

興，都在上房陪著說笑，女眷們卻陪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賈夫人在西屋坐著，直至夜深。林如海、賈夫人先走了，賈珠、寶玉又送賈

政、王夫人至夢蝶山莊，方一路回園。

　　寶玉回至留春院，也很乏了，看著晴雯、紫鵑替釵黛卸妝，一面閒談算計內外人數，俱已到齊，只探春夫婦未到，不免著急，

道：「別是三妹妹有事來不了罷？怎麼也不給個信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三丫頭那人決不肯落包涵的。就是三妹夫來不了，他也要一個

人趕了來。只怕地面上出了什麼要緊事，那就說不定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這時候還沒有信，十有八九是要來的，你急的什麼？」不

知探春來與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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